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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序

冯天瑜

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历程，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
化等要素彼此交融、相互渗透在这个整体之中，起伏跌宕、波澜壮
阔地向前推进。因此，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 “个体描述”，
而应当关注“总体历史”，关注社会综合结构 ( 社会形态) 的演
化，从而发现历史大势及其规律，诚如太史公所称，他治史绝非满
足于枝节性的记载，其宏远目标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

然而，“总体”由 “专门”综合而成， “一般”植根于 “个
别”之中，对于“总体历史”的认识、对于社会结构的真切把握，
必须建立在历史现象分门别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之上。太史公通过
“本纪”探究自五帝、夏、商、周、秦，直至汉武帝的纵向专史进
程; 通过“世家”开辟横向的列国专史; 又以八 “书”，并述礼、
乐、律、历、天官、封禅、河渠、平准，开文化、科技、财经等专
门史之先河; “大宛列传”、 “货殖列传”实为民族史、中外交通
史、商业史之雏形……正是有了诸多专门史具体而微的考实，太史
公方能造就整体史学大业，“成一家之言”。《汉书》以下的正史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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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史记》的“书”扩设为“志”( 律历志、礼乐志、刑法志、食
货志、天文志、地理志、艺文志，等等) ，形成较为翔实、细密的
专史篇章。

中国史学有着深厚的专门史传统，不仅表现在 《史记》、《汉
书》等正史为其保留较充分的展开空间，而且自成格局的专志也
纷至沓来，如后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是专论山川地理的志书发轫，
两宋以下，各种专史 ( 如金石志、画谱、学案、盐政、畴人传，
等等) 相继从通史中独立出来，斐然成章，构筑一个大的学术门
类。中国的专史之早成、之丰硕，置之古代世界史坛，亦足称先进。

时至近现代，随着学术分科向广度与深度拓展，专门史更成为
历史研究蓬勃兴盛的领域。上世纪前半叶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
主编的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，在“大文化”名目下，囊括了各类专
门史论著，从《文学史》、 《美术史》到 《财政史》、 《赋税史》、
《中外交通史》，以至 《赌博史》、 《娼妓史》，尽纳其中，反映了
古今中西文化激荡之际的民国学界专史研究的实绩。上世纪 80 年
代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的 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，收入 “文化
热”时期的数十种论著 ( 包括《小学史》、《甲骨史》、《杂技史》、
《园林史》、《染织史》等以往少见的分科史著) ，是我国专门史成
果的又一次结集。

近年来，专门史研究有新的发展，在高等教育的一级学科历史
学之下，设置专门史二级学科，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设立经济史、
文化史、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机构，探究领域有所拓展，新史料的
开掘、新方法的运用皆有创获，人才成长、论著涌现，蔚然大观。
武汉大学岀版社推出的 《中国专门史文库》便在此种新气象之下
应运而生。

本文库以几种早年蜚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，更多地选入
近十年来的专史佳品，其中又分两类，一为曾经出版，现经作者认
真修订补充，二为新作。本文库拟分数辑，分批推出，期以共襄专
门史研习之大业。

2011 年 10 月 19 日 书于武昌珞珈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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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先秦时代之交通





第一章

先秦交通与民族混合运动

一

先秦时代，包含夏后殷商宗周，以及春秋战国。夏后氏以前，
我们虽不敢说中国没有交通，但夏以前的事情太渺茫难稽了，我们
实无从谈起。夏后氏的交通，我们虽也不敢说能找着真实的材料作
凭借，但古老的传说是可供给搜寻者一些轻淡的脚印的。所以，我
们谈先秦交通，实际也可说是谈中国交通，可以从夏后氏时期
开始。

按照古本《竹书纪年》(《史记》《夏本纪》，《殷本纪》，《周本
纪》，集解引) 和《史记》(《六国表》) 的说法，夏后氏有国四百七十
一年，殷商四百九十六年，宗周二百五十七年; 自宗周亡后之次
年，经过春秋，到战国末年，也有五百四十八年。总共，从夏初到
战国末年，算是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年的历史。这个数目，究竟是不
是和事实符合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对于春秋战国的年数是相信
的: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要占去五百多年，则从夏初算起，一千七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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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的数目，似乎是很可能的。( 照着这个数目计算，约当于公元
前二十、十九世纪初叶，至公元前 221 年。)

二

在这一千七八百年中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，是民族与民族
间继续不断地进行着一种混合运动。在这样长的时期内，表面上，
尽管有形形色色的现象，白云苍狗地变幻; 骨子里，这种混合运动
却总是贯彻始终地在扮演着。商民族和夏民族间的混合运动，成了
殷商时期的局面。周民族和殷民族间的混合运动，成了宗周时期的
局面。周民族更与蛮夷戎狄各民族间起了混合运动，就成了春秋战
国时期的局面。各时期的情形，虽颇不相同，而在同一时期所表现
的方式也许很有点两样，但其为一种民族间的大混合之过程则一。
一直到了战国末年，这一种民族的大混合，算是大体成熟。于是，
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，而有秦汉大一统的出现。

先秦交通，和这种民族混合运动，关系甚为密切。后者发展到
了某一个程度，往往可以表示先秦交通已达到了某一个阶段。同
时，先秦交通之一种新的进展，有时也可以表示出一种民族混合的
倾向。这种情形，尤其是在交通区域之发展上，更为明白。他如交
通器具之增进，以及路政沟渠等之设施，有时也是和这种运动有关
系的。这是先秦交通史上的一大特色。

三

先秦的民族混合运动，使中华民族有了一个真正的基础; 国界
之设定，大一统政府之建立，都在这一千七八百年的民族混合运动
中孕育到了成熟的程度。同时，先秦的交通事业，也给中国的交
通，打下了一个实在的根基: 国内交通区域之开拓与充实，水陆交
通工具之发明，道路馆邮之制度，人工开河之方法，也都在这个时
候有了一个草本。



第二章

先秦交通区域之发展

一

先秦交通区域，在夏后氏时期，似乎仅限于现在的山西东南部
和河南西北部。夏民族势力的发展，似乎是由东南到西北。
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，禹“娶于涂山”。( 古文《尚书》入《益稷》篇

内) 《天问》: “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方，焉得彼涂山女，而通之
于台桑?”《左传》哀公七年，子服景伯说: “禹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
帛者万国。”涂山，大概就是三涂山，在现在的河南嵩县西境，是
夏后氏的发祥地。孟子说: “禹避舜之子于阳城。”( 见《万章上》)
阳城在现在的河南登封县境，离涂山也不远。
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，椒举说: “夏启有钧台之飨。”《史记·殷本

纪》说: “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甘。”按照杜预的说法，河
南阳翟县( 现在的河南禹县) 南有钧台，洛邑( 现在的洛阳境内) 西
有故甘城，则钧台在现在的河南禹县境内，而甘应在现在的河南洛
阳附近。启的都城，大概是在禹县或禹县洛阳之间，并没有建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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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的山西安邑。( 参看钱穆《周初地理考》第十七节，《燕京学报》
十期，页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。)

到了夏后皋，夏的都城似已有向西北迁移的倾向。所以，夏后
皋的墓，会在现在的河南洛宁西的崤山。( 见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
年》) 到了夏桀时候，都城早已经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安邑。汤攻桀
于鸣条: 鸣条就是安邑西边的一个地方。宗周初年，封康叔于夏
虚。( 见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) 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，子产说: “迁实沉于
大夏。”夏虚和大夏，都是指现在涑水流域安邑一带地方。( 参看钱穆
《周初地理考》第十节，《燕京学报》十期，页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。)

夏民族一方面向西北发展，同时大概还没有放弃旧有的地方。
《史记·夏本纪》说夏桀“召汤而囚之夏台”。夏台就是阳翟县的钧
台。( 见索隐) 照这样说，夏后氏时期交通区域之广，东西至少要
有五六百里，南北恐怕至少也要有三四百里了。

宗周春秋时，有杞国者，是夏后氏的后裔。杞故地，在现在的
河南杞县，远在禹县东北二百多里。但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说: “周
武王克殷纣，求禹之后，得东楼公，封之于杞，以奉夏后氏祀。”
这时夏后氏后裔，在宗周初年已极衰微，杞民未必就是夏后氏的遗
民，杞地也未必就是夏后氏的故地啊。

二

殷商时期，交通区域较夏后氏时期大为广阔。殷在未灭夏的时
候，本来已经是东方的一个大国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，士弱说，阏
伯居商丘，相土因之。商丘，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。相土时，商丘
是西都，泰山脚下另有他的东都。《商颂·长发》说: “相土烈烈，
海外有截。”大概相土的国，已经西起商丘，东到海滨了。到了汤
攻夏桀，败桀于鸣条，殷的势力遂由东海以西，直到安邑。东西路
线之长要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。此后，仲丁居隞( 现在的河南荥泽
西南境内) ，河亶甲居相( 现在的河南内黄县境) ，祖乙居邢( 现在
的河南温县东境) ，盘庚居殷( 现在的河南安阳洹上村为故殷墟) 。
而殷人田游所及，见于卜辞者，有龚( 现在的河南辉县) ，有盂( 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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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河南沁阳) ，有雝 ( 现在的河南修武) ，有曹 ( 现在的山东定
陶) ，有杞 ( 现在的河南杞县) ，有戗 ( 古“载”字，现在的河南考
城) ，有雇( 现在的河南原武) ，大河南北数百里之间，也都有殷人
的足迹了。( 参看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二，《说自契至于成汤八
迁》，《说商》，《说亳》，《说耿》; 卷十八，《北伯鼎跋》; 《观堂别
集》卷一，《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》。)

殷商的都城，虽经过几次迁移后，在盘庚时候定都于殷，但殷
与商丘故都间，仍是往来不断。我们从卜辞中，常常看见“王入于
商”的话头，便可想见这种情形。到了宗周的初年，纣已被杀掉，
东土的人还不服周，周公费了很大的手脚，“伐奄三年讨其君，诛
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”，( 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 然后周人才得过平安
的日子。这也可见，殷商境内，各地颇有相当的联络，当时各地间
的交通大概也有某种程度之良好了。

近年殷墟出土古物中，有鲸鱼骨和许多绿松石、咸水贝。鲸骨
或是当时的商品，绿松石和咸水贝大概是当时的货币。王国维说:
“殷时，玉与贝，皆货币也。《商书·盘庚》曰: ‘兹予有乱政同位，
具乃贝玉。’于文，宝字从玉，从贝，缶声。殷墟卜辞有 (《殷墟
书契前编》卷六，第三十一页。) 及 字(《殷墟书契后编》卷下第十
八页。) ，皆从宀，从玉，从贝，而阙其声。盖商时，玉之用与贝
同也。贝玉之大者，车渠之大以为宗器，圭璧之属以为瑞信，皆不
以为货币。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，皆小玉小贝，而有物焉以系之。
所系之贝玉，于玉则谓之玨，于贝则谓之朋。”( 见《观堂集林》卷
三，《说玨朋》) 大概殷墟出土的绿松石，就是殷人所用的玉玨，咸
水贝就是贝朋。这两种东西和鲸骨，都不是殷墟附近所能出产的，
或许都是从东海运来，也未可知。并且，货币之使用，也须在商业
贸易兴起之后。殷商末叶，东海和殷都间，“憧憧往来”作“朋来”
之思的，逐什一之利者，也许不在少数吧?

三

宗周时期，交通区域比殷时还要广阔。周民族发展的方式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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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往东，和夏后殷商由东往西的发展，正相反对。周的先君原和夏
后氏同一民族，( 参看《史记·周本纪》开卷数段，及傅斯年《新获
卜辞写本后记跋》论夏周的话，《安阳发掘报告》第二期，页三八四
至三八五。) 在夏后氏衰弱的时候，跑到西方，自己立起基业。大
约当殷商中叶以后，周先君太王居于岐山 ( 现在的陕西岐山县东
北。) 之阳，以垦荒和开路为两件大事。《大雅·绵篇》说: “柞棫拔
矣，行道兑矣。”《皇矣》说: “作之屏之，其菑其翳; 修之平之，其
灌其栵; 启之辟之，其柽其椐; 攘之剔之，其檿其柘。”这是太王
拔木开路的政绩，到了后世，还为诗人所称赞不置的。

在太王时候，殷周间已有一种武力上的冲突。此后，虽王季娶
太姙，文王娶帝乙之妹，( 参看顾颉刚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第三
章，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页十一至十五。) 但和亲的结果，仅使周人
增加一二接受殷商文化的机会，于殷周间不愉快的关系，并不能作
全面的调协。《鲁颂· 宫》说: “后稷之孙，实维大( 太) 王，居岐
之阳，实始剪商。至于文武，缵大王之绪，致天之届，于牧之
野。”原来殷周间有民族的深仇，“剪商”是太王以来，周人的一贯
政策，同时，在殷人方面，也不能坐视敌人势力的膨胀，也想给周
人一个重大的打击。卜辞说: “癸未，令斿族寇周 ( 监) 王事。”
“贞令多子族 犬侯寇周。”“( 上缺) 贞令 从庸侯寇周。”“贞亩熹令
从寇周。”( 以上，分见《殷墟书契前编》卷四，页三二; 卷五，页
七，第七版，合卷六，页三一，第七版; 卷七，页三四; 《殷墟书
契后编》卷下，页三七。) 寇，是迁其重器，毁其屋庐的意思。这也
可见殷人对于周人的嫉视了。( 参看郭沫若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上册，
《释寇》) 从此看来，在王季文王的时候，殷周间的和亲，或是由于
外交上的手段，或是由于别种情势所造成。殷周间，大概并没有从
和亲的事件上，开始过正态的交通。

武王克殷后，周人的势力，遂渡盟津 ( 现在的河南孟津) ，而
达于洹上。及周公践奄，诛飞廉，周人的势力更东展而到东海之
滨。这时，周的南北境虽不见得比殷商特别广阔，但东西路线之
长，乃得随军事及政事的势力，由岐山直到东海，就远非殷商所能
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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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自夏后氏，经殷商，到宗周，交通区域的发展，无论其由东而
西，或由西而东，都是一种横的发展。同时，交通区域内的各地虽
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，但这种联络并不妥善。《大雅·崧高》说:
“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因是谢人，以作尔庸。王命召伯，彻申伯
土田。王命傅御，迁其私人。”这是当宗周末叶的时候，宣王要封
一个申伯，须先派人替他筑城，替他划地，并且替他移民。这可想
见当时诸夏的人口实在太少，( 诸夏，指宗周疆域内的诸侯说，下
同此。) 土地未辟者一定很多。宣王的时候尚且如此，宗周初叶的
情形可想而知; 更推而至于夏后殷商，也都未尝不可想象。这种人
稀地广的现象，极易容留异种民族伏处于山谷丛林草莽的中间，或
聚居于不临通衢大邑的处所，伺机而动，杀人越货，破毁交通。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说: “及平王之末，周遂陵迟，戎逼诸夏。自陇
山以东，及乎伊洛，往往有戎。于是，渭首有狄、 、邽、冀之
戎，泾北有义渠之戎，洛川有大荔之戎，渭南有骊戎，伊洛间有杨
拒、泉皋之戎，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。”诸如此类的异族，恐怕不
是因为周之陵迟，才得逼近诸夏; 大概老早就已杂居在诸夏之间，
不过平王以前的记载不甚可考罢了。

宗周亡后，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区域之发展，在先秦交通史上，
显然换了一个新的方式: 在外形之展开上，大体上由横的发展转成
纵的发展; 同时，在交通区域内部之联络上，也做了许多重要的
工作。

五

春秋时，周室衰微，宗周旧域中的国家互相兼并，其中兼并的
成绩最好的，有在黄河上游的秦，在中游的晋和在下游的齐。另
外，素来隔绝，被视为蛮族聚居的长江流域，也有许多国家，其中
最强大的，有在上游的楚，在下游的吴和越。战国时，周室更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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